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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之奇潇湘摩崖石刻考释三题

陈安民,周 欣

摘 要:文章以新近发现的蒋之奇阳华岩摩崖题刻为线索,辑考其被贬道州后的行迹,

从中勾稽汇辑有关史料, “辑佚”其被贬道州后的行迹资料。同时,文章对照石刻,与

方志、诗文著录进行 “双向校证”,考察文本异同及其所隐含的官场争论。文章以潇湘

摩崖石刻为例,全面展现蒋之奇与文人群体的交往、心态变化, “还原”北宋文人崇慕

自然山水的盛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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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大学士蒋之奇 (1031—1104),是活跃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。治平年间寓居

潇湘,其仕宦经历有许多独特之处。《宋史》云:“蒋之奇,字颖叔,常州宜兴人。以伯父枢密直

学士堂荫得官。擢进士第,中 《春秋三传》科,至太常博士;又举贤良方正,试六论中选,及对

策失书问目,报罢。英宗览而善之,擢监察御史。神宗立,转殿中侍御史,上谨始五事。”[1]10915

蒋之奇历任福建转运判官,江西、河北、陕西副使,河北都转运使等职。为政期间,蒋之奇处事

干练,多为百姓谋虑,治理漕运,修十贤祠,受到百姓普遍称赞。《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敕》

亦谓:“蒋之奇少以异材,辅之博学。艺于从政,敏而有功。使之治剧于一方,固当坐啸以终日。

勿谓湖湘之远,在余庭户之间。务安斯民,以称朕意。”[2]所著有 《孟子解》六卷、《荆溪前后集》

八十九卷等百余卷,文集早佚。据 《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》记载,今存 《蒋颖叔集》二卷、

《三径集》一卷、《蒋之翰蒋之奇遗稿》一卷。

然则,关于蒋之奇的诸多史迹,充斥着诸多谜团,其生平亦有不少误判。本文以阳华岩、寒

亭暖谷、九疑山等地存有的摩崖石刻真迹为线索,梳理蒋之奇的人生经历、社会交往,展现文人

兴趣与时代思潮、政治身份与题咏刻石的双重互动关系,展现其在北宋文化史上的典范意义。

一、文人雅趣与蒋之奇阳华岩摩崖石刻

近日,笔者于湖湘区域江华瑶族自治县阳华岩搜访到蒋之奇摩崖石刻一则。由于岁月久远,

泐损严重,且该题刻尚未引起学界关注,孤悬洞壁,倚斜疏散,能够清晰辨识的文字只有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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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,亦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,经整理,兹录如下:

阳华岩,江华胜纪之地也。元结次山为之作铭,瞿令问书之,刻石在焉。自□□以

还,不遇真赏者二百年于今矣。之奇自御史得罪,贬道州,是冬来游,爱而不忍去,遂

铭于石间。

阳华岩位于湖南永州江华竹元寨乡回山。唐代元结两次出任道州刺使期间,曾在此作铭刻

岩。《(道光)永州府志》载:“江华复岭重冈,地远而险,其山之秀异者,自古称阳华岩。”[3]220

《(同治)江华县志》载:“阳华岩,在县东南十里。山势向阳,清迥高朗,中有石磬,下有寒泉。

唐元结守道州时作铭,属邑合瞿令问书之,刻崖石,世称名迹,八景之一。”[4]元结任职之暇,以

新奇的目光发现潇湘奇石泉壑之美,经常寻觅当地溪岩之胜。例如,他在 《阳华岩》中,特别称

赞道:“岩当阳端,故以阳华名之。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,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嘉者,未有

也。”[3]220元结发挥其文学特长,通过 “刻石铭记”的方式,打造了自己 “独有”的山水文化烙

印,相继作 “十九铭一颂”[5],由此引发了后世文人墨客相继 “跟帖”,抒发自己对潇湘山水之乐

的体悟。

蒋之奇即是以文人怀仰圣贤的情怀,突出了阳华岩 “爱而不忍去”之人文景象。而从石刻中

“贬道州,是冬来游”来看,蒋之奇应该是刚来道州,事实上,这恰与 《宋史》中 “蒋之奇”的

记载可以相互印证:“初,之奇为欧阳修所厚,制科既黜,乃诣修盛言濮议之善,以得御史。复

惧不为众所容,因修妻弟恭薛良孺得罪怨修,诬修及妇吴氏事,遂劾修。神宗批付中书,问状无

实,贬监道州酒税,仍榜朝堂。至州,上表哀谢,神宗怜其有母,改监宣州税。”[1]10915 “濮议之

善”即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尊号 “皇伯”、“皇考”的争议。蒋之奇凭借在该事件中的良好表现,得

到欧阳修的举荐,“以得御史”。又因宋神宗即位,“诬修及妇吴氏事”,即诬告欧阳修与长媳吴氏

案,“问状无实”,遭到弹劾,被贬为 “道州酒税”。

在遭遇 “贬监道州酒税”的政治危机之后,蒋之奇似乎不再将人生目标聚焦于政治,更多的

是在所管辖的区域,游山玩水,吟诗作赋,追寻元结遗轨。从形式上看, “元结次山为之作铭,

瞿令问书之,刻石在焉”,因为元结作铭,瞿令问的山水之乐,阳华岩崭绝清奇的地貌特征给他

留下深刻的印象,促成了他到阳华岩怀仰圣贤,涵泳性情,故刻石其间。但从实际内容上说,他

通过描绘自然风光,书写远离尘嚣的宁静,借物言志,抒发情怀,“不遇真赏者二百年于今矣”,

其实寓有对得不到 “真赏者”任用的失落,以及被贬后的 “愤懑”和对自身处境的 “忧愁”。

饶有意味的是,与蒋之奇同时代的北宋文人,诸如周敦颐、沈绅等文人,也是如此。他们陶

醉于自然山水,赋予景观以人文属性,蔚成风气。由此,“浴风舞雩”的精神气象被推向新的高

潮,“自然之乐”演变为宋代儒家文人雅趣的一个特点。而 “跟帖”元结亦成为纵贯唐宋知识阶

层的公共话题,构成了潇湘独有的层累文化景观。这一线索,大规模地补辑了蒋之奇在潇湘的

行迹。

二、《暖谷诗并序》的作者考辨

在距离阳华岩不远之处,有寒亭暖谷,元结以 《寒亭记》 “发帖”,称赞道: “今大暑登之,

疑天时将寒。炎蒸之地,清凉可安,合命之曰寒亭。”蒋之奇紧随元结, “跟贴”作 《暖谷铭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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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》。然而,经考察,寒亭暖谷现存摩崖石刻不仅有蒋之奇 《暖谷铭并序》,旁边还有一则蒋祺

《暖谷诗并序》摩崖石刻。问题在于,《暖谷诗并序》是否为蒋之奇所作? 蒋之奇是否因政治风波

改名为 “蒋祺”,蒋祺与蒋之奇是否系同一人?

对照方志史料,《暖谷诗并序》既刻之于石,也载之于籍,多可与传世史籍相互印证。因石

刻模糊不可辨,现以 《(道光)永州府志》为底本,迻录如下:

寒亭,本唐元结、瞿令问所构。宋治平中,成纪李伯英始得此大小二洞,蒋之奇为

作铭,之奇从祖蒋祺,时为令,又纪以诗。

邑南山水秀且清,天地坏治陶精灵。有唐刺史昔行县,访得洞穴有寒亭。屈指于今

几百载,磨崖字字何纵横。相随栈道倚空险,来者无不毛发惊。我来三载迷簿牍,有时

一到泻余情。娱宾烹茶遽回首,孰知亭侧藏岩扃。成纪同僚到官始,居然心匠多经营。

乃知物理会有数。天温桼谷原作□,天通寒因人成。鸠工畚筑忽累日,旷然疏达开光

明。初疑二帝凿混沌,虚空之上罗日星。又若希夷擘华岳,暖谷之响轰雷霆。大岩既辟

子岩出,岩中之景奇旦冥。门外春风刮人面,其中安若温如蒸。累垂石乳如刻削,周环

峭壁无欹倾。旧梯既去小人险,新径知易君子平。临流地广又方丈,垒石经宇为轩楹。

嗟吁土石仙山古,无情一旦逢时荣。方今出震成大器,鼎新基构清寰瀛。我愿天下无冻

馁,有如此谷安生灵。不须吹律而后暖,千古宜以此为名。[3]222

“秀且清”、“陶精灵”、“倚空险”等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寒亭暖谷的奇异景象,对偶工整,辞

采绚丽,而且由景到岩,由岩至人,记述 “娱宾烹茶”、 “多经营”的生活态度,最后归结到对

“我愿天下无冻馁,有如此谷安生灵”的政治期望,联绵相连,脉络条贯,足以体现作者的独具

匠心。

值得注意的是, 《暖谷诗并序》在刻石与典籍之间,迥然异趣。笔者搜罗 《湖南金石志》、

《(同治)江华县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、石刻进行校考,排比异同,以求深化解读:

(1)《湖南金石志》作 “延陵林咏书”、“太常博士知周事蒋祺”;石刻作 “《暖谷诗并序》”、

“太常博士知县事蒋祺”,未见 “延陵林咏书”五字; 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作 “太常博士知周事

蒋祺”。

(2)首段:石刻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撰有:“夫古之人不偶于时,则肆意于山水间,以至放

言遣□,往往皆见其志,元次山有之矣。及其忘也,几百年所存者,惟寒亭云。来者以其有磨崖

之志可验,余莫能知之。丁未治平之孟春,邑尉成纪李君到官。始逾月,登亭西,相土石得岩

穴,命 之,前得地方丈,又 之,后得周环数尺,至于跂行燕坐者,不知可几人,规维相通,

皆可爱者,虽户外峭寒,其中莫能知,燠如也。岩成,李君请余名,余命之曰 ‘暖谷’,遂作诗

云尔。”其他版本未见。

(3)“邑南山水秀且清”:石刻、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江华县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“邑”作“县”。

(4)“天地坏治陶精灵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作 “天地坯冶陶精英”,《江华

县志》作 “天地胚胎陶精灵”。

(5)“访得洞穴有寒亭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江华县志》“有寒亭”作 “为寒亭”。

(6)“我来三载迷簿牍”:石刻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“来”作 “此”、“簿牍”作 “簿领”;《江

华县志》作 “我来二载迷簿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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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“天温桼谷原作□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无此句,《江华县志》作 “天温

桼谷因人成”。

(8)“天通寒因人成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“天通”前有 “繄”字,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“寒”作“塞”。

(9)“又若希夷擘华岳”:石刻、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江华县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“希夷”作

“巨灵”。

(10)“暖谷之响轰雷霆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江华县志》“暖谷”作 “溪谷”。

(11)“岩中之景奇旦冥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“岩”作 “壶”,“奇旦冥”作

“真其□”;《江华县志》作 “真且 ”。

(12)“临流地广又方丈”: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作 “临流又广□方丈”,《江华

县志》作 “临流又广地方丈”。

这四种说法并存,错综为文,颇有意味:首先,此题刻既未刻明具体年月,亦不署官位,且

石刻未曾打磨,凸凹不平,隐约难辨,因此对首段序言部分进行了较大 “瘦身”,体现出宋时湖

湘学人对此摩崖石刻并不重视,也反映出该宋碑流行不广。其次,从字形方面来看,例如 “我来

三载迷簿牍”之 “三载”误为 “二载”,只是形近讹误或不谙生平。当然,除了容易发生文字讹

误之外,还有篇章残缺不全的现象,如 “天通寒因人成”等。再次,以时代风气来说,后世文士

着意好奇,追求语式新奇,则涉及文学创作中字词句法的修辞问题,也涉及文学风格的转变等问

题,诸如 “县南”作 “邑南”、“几百祀”作 “几百载”、“巨灵”作 “希夷”等,源于在收入文集

时,对行文有所斟酌润色。

问题在于,蒋祺的生平系年据何考证? 《(道光)永州府志》等记载:“之奇从祖蒋祺”,“祺

族侄之奇”。从表面上看,蒋祺与蒋之奇姓名仅有一字之别,然辈分亦相差二代,“蒋祺”是否为

蒋之奇因政治风波所更之名? 此事攸关二人的身份,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简要回顾 《暖谷诗并序》的各种版本,笔者发现,此碑在宋元时期不见文人提及,亦不见于

金石学著作,来历不明。据 《(隆庆)永州府志》载:“暖谷,在县东,寒亭之侧。宋治平守县尉

李伯英、刘北得之,邑太守蒋祺命名,□文阁侍刺蒋之奇作铭。”[6] “又祺族侄之奇,有铭并序。

永泰中,元次山为道州刺史,巡停江华,登县南之亭,爱其水石之胜,当暑而寒,遂命之。”[4]陆

增祥 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载:“《暖谷题刻五段》,蒋祺诗,治平四年。蒋之奇铭,治平四年十月

十七日。”[7]吴式芬 《金石汇目分编》:“蒋祺诗并序,正书,无年月,考在治平间。蒋之奇铭并

序,正书,治平丁未十月十七日。以上二种,疑皆后人重刻。”[8]缪荃孙 《艺风堂金石文字目》:

“《暖谷题刻两段》,在湖南江华。蒋祺诗,林咏正书,丁未治平之孟春。蒋之奇铭,李宏正书,

治平丁未十月十七日。”[9]

笔者综合蒋祺的传记资料,主要归纳出以下三点:第一,蒋之奇于治平四年 (1067年)在

潇湘境内多有刻石。联系 “贬监道州酒税”的时代背景来看,其弹劾恩人欧阳修之举实属不当。

迫于政治原因或出于某种心理顾忌,生活在道州的蒋之奇,内心无疑充满落魄失意之感。而且,

治平四年前后,欧阳修反复请求罢免蒋之奇职位,先后上奏 《再乞根究蒋之弹疏札子》、《又乞罢

任根究蒋之奇言事札子》、《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》、《再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》、《封进批出蒋

之奇文字札子》、《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》、《再乞辨明蒋之奇言事札子》等,势必在政治上将其

置于死地,使蒋之奇的处境愈发艰难。蒋之奇既不能逃脱欧阳修的责难,也不能避免时人责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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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人”的讥讽,为尽力避免卷入斗争的漩涡,不得不时时警惕,小心翼翼,隐姓埋名,处于半

蛰伏状态。此外,据杜维沫、陈新选注 《欧阳修文选》载:“(治平四年)三月,降彭思永知黄

州,蒋之奇监道州酒税”[10], “治平四年,转殿中侍御史、二月朔日劾欧阳修,贬监道州酒

税”[11]。如果该选注的时间可信,那么欧阳修治平四年二月所奏 《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》:“臣

近因误于布衣下服紫袄,为御史所弹。臣即时于私第待罪,蒙圣恩差中使传宣,召入中书供职。

今窃闻蒋之奇再有文字,诬臣以家私事”[12],从字面意义理解 “蒋之奇再有文字”之 “再”,即为

多次,也就是说欧阳修上奏弹劾并不始于治平四年二月,而蒋之奇被贬道州应当在治平四年二月

以前。

第二,蒋祺 “治平二年 (1065年)以太常博士知江华县”。关于蒋祺的传记资料,目前主要

见于 《全宋诗》、《唐宋人寓湘诗文集》等。《全宋诗》载:“蒋祺,仁宗皇祐四年 (1052年)任

江阴军签判 (明嘉靖 《江阴县志》卷一二)。英宗治平二年 (1065年)以太常博士知江华县

(《金石补正》卷一零三)。”[13] 《全宋诗》收录了蒋祺 《暖谷诗并序》、《又成五言律诗三首》等诗

文,清代李瀚章编 《(光绪)湖南通志》又据此收入二诗。近年湖湘文库编辑的 《唐宋人寓湘诗

文集》照录 《全宋文》的四首诗文,其中蒋祺的生平介绍为:“蒋祺,生平不详,治平 (1064—

1067)年间任江华知县”[14]1027。

第三,蒋祺与蒋之奇署衔不符。蒋之奇为道州酒税,系监酒税官省称,为监当官;又,《宋

史·职官四》:“博士,掌讲定五礼仪式,有改革则据经审议。凡于法应谥者,考其行状,撰定谥

文。有祠事,则监视仪物,掌凡赞导之事”[1]3884,“监酒税官”与 “太常博士知 (江华)县事”不

符。这是否意味着,蒋之奇在政坛遭遇排挤后,因族叔蒋祺知江华县事,故请求至江华道州一带

为官。

以此而言,《暖谷诗并序》应为 “蒋祺”所作。《湖南金石志》、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等有载:

“《嘉庆通志》:‘琪,治平闲邑令。诗见 《江华县 (郑)志》。’按:蒋琪,疑即蒋之奇。《暖谷序》

所谓县宰,吾族叔祖其人也。《金石补正》,廿四行,正书。祺,《省府志》误作琪。职官内亦同,

无刻石年月,当在暖谷铭之前。《序》云:‘丁未治平之孟春。’《诗》云:‘我此三载迷簿领’,是

蒋祺以治平二年之江华任也。《序》又云:‘邑尉□纪李君者,伯英也,而 《官志》均以为邑令,

恐误。岂后来迁转□□,其前之曾为尉耶?’”[14]5466源于 “族叔”的亲属关系,触景生情,作诗

以寄怀,在 《暖谷诗并序》旁刻 《暖谷铭并序》,并署名 “蒋之奇颖叔”。

三、蒋之奇潇湘流域交游事迹举隅

又据 《湖南金石志》[15]5456-5465载,蒋之奇在舜帝归葬之处的九疑山,存有四条题名:

(1)宋九疑山 “无为洞”三字。 《九疑山志》: “治平四年,沈绅、蒋之奇游此,取元次山

‘无为洞天’四字,正其体,篆刻诸岩窦,而纪于石。”

(2)宋蒋之奇 《碧虚岩铭》:“潇水之阳,九疑之□。清池涵镜,乱峰插□。庙临溪□,寺在

山□。谁其爱之,义兴颖叔。”

《金石补正·永志》:“蒋之奇上多 ‘义兴’二字,石木所无铭,词前三行末石已缺损。 《永

志》,有 ‘谷笏麓’三字,当是据旧志补入。后款六行为郑安祖题刻磨去,《永志》遗之。首行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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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之,字六行存,治□□午字,盖即之奇所书时为治平甲午也。《志》别载有蒋之奇九疑山题名,

疑即是刻。”

(3)宋蒋之奇 “九疑山”题名。《九疑山志》:“在紫虚洞。”

(4)宋蒋之奇 《赠黄冠何仲涓诗》。《九疑山志》:“在舜祠右石壁。”

无为洞原名碧虚岩,元结来游,作 《无为洞口》诗: “无为洞口春水满,无为洞旁春云白。

爱此踟蹰不能去,令人悔作衣冠客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“衣冠客”即是指为官者,表达了元结追慕

自然山水,无心仕宦富贵的心态。

蒋之奇效仿元结,在九疑山题石作铭,表达了对无为洞自然景观的喜爱。其中,《碧虚岩铭》

为四言韵文,自然清新,记录了碧虚岩及周边的人文景观。“庙临溪□,寺在山□”,无为洞旁的

寺庙,暗示了蒋之奇有归隐山林的想法。有意思的是,蒋之奇在九疑山还作有 《赠黄冠何仲涓

诗》。《九疑山志》载:“何仲涓,宋郡人。游庐山,得炼丹之术,归隐何侯仙室。”[16] “何仲涓,

别号黄冠师,宋时人。尝游庐山,得辟谷之法,归隐九疑何侯仙室,老而颜壮齿坚。熙宁时,蒋

之奇赠之以诗,刻舜祠。”[17]虽该诗刻已佚,但何仲涓为仙释人物,蒋之奇寻僧访道,并为其题

诗作跋,也反映出蒋氏对淡泊生活的向往。

《碧虚岩铭》下,有署款六行,可惜磨泐太重,仅存:“□之□奉□因□□登九疑□为□□无

为洞□□□石室遂□□福寺憩□兹□勒铭□□治□□午。”如果说, 《碧虚岩铭》的题刻时间为

“治□□午”(《金石补正》考订为 “治平丙午”,但经检索,治平年间无此纪年,疑为 “甲午”,

即治平三年),那么,这意味着蒋之奇初到永州的时间为治平甲午。与之同行的沈绅,“字公仪,

会稽人。宝元元年进士,治平四年以尚书屯田郎中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”[18]。 《全宋诗》收录了

沈绅 《和孔司封题蓬莱阁》一文,题目中的孔司封即孔文仲,孔氏反对王安石变法,曾撰有

《(周敦颐)祭文》。在此,笔者无意于关注党争是非,但由此亦可说明沈绅的生活方式与周敦颐

等人声气相通,以脱俗飘逸作为理想,在公务之余,寄情山水,留下诸多题咏。

与 《碧虚岩铭》相唱和,沈绅作 《无为洞铭》: “南行江华,出游九疑。恭欵有虞,乃登无

为。庄严佛 宫,清 泠 玉 池。兹 余 盘 桓,白 云 相 随。□□沈 绅,皇 宋 治 平 四 年 十 月 十 七 日,

□□□□岩归时,蒋颖叔 (下缺)。”[3]1149根据这篇铭文的语境,沈绅等人应当是前往阳华岩途中,

在九疑山有短暂停留。这与蒋之奇 《暖谷铭》 “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”,在时间上刚好一致。可

见,蒋之奇与沈绅具有喜爱山水的共同志趣,交游经历可基本重合。这似乎与蒋之奇被贬谪后,

远离官场的烦恼与名利,沉迷 “自然之乐”不无关系。例如,蒋之奇作 《暖谷诗》、 《暖谷铭》、

《寒岩铭》,沈绅亦作 《寒亭诗》,在寒亭暖谷相互酬唱,密切互动,还共同游历奇兽岩:

奇兽之岩,镶怪诡异。元公次山,昔所未至。我陪公仪,游息于此。斯岩之著,自

我而始。勒铭石壁,将告来世。治平丁未同沈公仪游。[4]

奇兽岩又名狮子岩,与寒亭暖谷仅一山之隔,因洞口大石状似狻猊,故名之,徐霞客称 “此

景三湘绝有”。然奇兽岩诗刻为南宋邑令张壡于端平三年 (1236年)重刻: “唯蒋颖叔,文高节

奇。正名兹岩,作为铭诗。彼何人斯,大字覆之。来游来嗟,其孰与稽。端平丙申,邑令张壡,

思永厥传。刻此崖际,俾冰壶孙,李焯古隶。凡百君子,爱而勿替。”[4]据石刻所载的 “文高节

奇”,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当地人对蒋之奇的评价。

这类评价,在淡岩也有记载:“蒋之奇长歌最工”,“其游澹岩七古一首。又载:其游朝阳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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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古一首。王弇州称:其工书有苏黄法,则此题句百余字,亦足贵也”[3]1155。淡岩因修建厂房,

填洞塞边,石刻大部分被毁。目前,笔者据 《永州府志》补辑二则史料:一为熙宁元年 (1068
年)所作 《题澹山岩》,云:“零陵水石天下闻,澹山之胜难具论”,尾署 “熙宁九年 (1076年)

正月廿二日,蒋之奇字颖叔过此书。周甫、张吉刊”[3]1154。笔者据 《金石文编》、《金石补正》等

考证,得之:“此诗不见姓名,而 《金石萃编》及 《县志》皆属之蒋之奇”,“此诗作于元年,诸

家皆误为九年,潜研独不误其书,故征信而可贵也。宗氏云:悉从拓本补正”[15]5316。

一为 《澹山岩题名》,云:“澹山岩,零陵之绝境,盖非朝阳之比也。次山往来湘中为最熟,

子厚居永十年为最久。二人者之于山水,未有闻而不观、观而不记者,而兹岩独无传焉,何也?

岂当时隐而未发耶? ……物之显晦固有时,何可知也?”[3]1155从 “物之显晦固有时,固可知也”而

言,这是否有着对蒋之奇仕途命运的暗示呢? 实际上,熙宁二年 (1069年),神宗重用王安石,

蒋之奇支持新政,与欧阳修等旧党纷争不断,整个政治态势发生了转变。此处 “物之显晦”,与

其说是对淡岩景观的描述,还不如说是对新旧二党政治风波,以及蒋之奇自身或显或晦人生经历

的写照。尽管此方石刻未注明刻石年月,但时过境迁,蒋之奇此时的心态与其仕途遇挫、初至道

州时的心态已是不同。当年, “之奇自御史得罪,贬道州,是冬来游,爱而不忍去,遂铭于石

间”,希望远离世俗尘埃,游山玩水;而现在,蒋之奇从对阳华岩、九疑山等地自然景观的描述,

转向元结、柳宗元 “当时隐而未发”,指出元结等人并非不知澹岩风景 “天下稀”,只是由于某些

缘故没有题铭作跋罢了。蒋之奇借此含蓄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,即由于仕宦关系紧张,被贬谪至

古来流寓之所的潇湘,不得不 “隐而未发”,但 “物之显晦固有时”,自己尚未对仕途心怀厌倦,

即将重出江湖。由此,蒋之奇行事谨小慎微的特点,可见一斑。

事实上,蒋之奇追随元结、柳宗元等先贤踪迹,殆有深意。除阳华岩、寒亭暖谷、无为洞等

刻石外,目前朝阳岩还留有蒋之奇等人游历的石刻:“鞠拯、项随、安瑜、巩固、李忠辅、蒋之

奇,治平四年丁未秋九月,游朝阳岩。”[3]1146究其原因,一方面,从政之途的困挫,政治上岌岌可

危的境地,促使他在政治领域之外,雅好山林风水,开拓生命理想,缓解精神压力,自然成为精

神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。正如 《(道光)永州府志》所评,“蒋之奇、邢恕自外于君子,旦与

常立钟传皆谪郡,属无善政可纪,又不合流寓之例,故第杂见 《金石略》中”[3]891。另一方面,
刻意追随元结等名流人士,借用刻石发 “朋友圈”的形式以求得朝中奥援,能为他在吸引文人墨

客的基础上发挥影响,以期引起官方关注,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晋升蓄势。从宋代文人风气的角度

而言,蒋之奇的刻石确实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关注,例如,《蒋之奇寒岩铭》,即为南宋时江华县令

虞从龙所重刻。“治平丁未十月,陪沈绅公仪游,蒋之奇颖叔作。右铭元刊于寒亭之上,年深字

浅,几不可读。既新泉亭,得没字碑于岩左,意昔为斯铭设也,乃徙刻之,且以彰二公爱赏之志

云。后治平一百二十有四载,邑尉西隆虞从龙、俾邑人李挺祖 (下泐)……”[3]1148治平一百二十

四年即绍熙元年 (1190年)。而 《蒋之奇朝阳岩西亭诗》,也为元祐四年 (1089年)宋代张绶所

重刻。这意味着,蒋之奇题名刻石,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吟诗作赋,相反的,他刻意追寻元结,这

应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,特别是元结在淡岩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之事,却被他认为是 “岂当时

隐而未发耶?”。换言之,借由当地名流的政治力量,凝聚不同的 “山水之乐”的体验,展示自己

的翰墨之才,能吸引更多文人墨客不断书写、塑造、衍生。而在这种传颂的互动关系中,蒋之奇

在学界与政界的影响也会与日俱增。很显然,蒋之奇题咏刻石之举,不无 “彰名求进”的嫌疑,
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。

综上考述,蒋之奇在道州的贬谪生涯,虽时间不长,却留下了不少金石文字,这些记载,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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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追踪蒋之奇足迹、展现其 “交友圈”的重要史料,亦成为后世文人群体 “跟帖”潇湘人文景

观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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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ifoldTextualAnalysesofJiangZhiqiXiaoxiangCliffInscriptions
ChenAn􀆳min,ZhouXin

Abstract:BasedontherecentlydiscoveredJiangZhiqiYanghuaCliffinscriptions,itstudieshis
tracksafterbeingdemotedtoDaozhou,from whichrelevanthistoricalevidenceiscollected,

scatteredwritingsaboutJiang􀆳stracksafterdemotionaregathered.Meanwhile,itmakesa
“doublecheck”bycomparingcliffinscriptionswithlocalrecords,poetryandotherwritings.It
examinesthetextual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andtheimpliedofficialdebates.UsingXiaoxiang
Cliffinscriptionsasexamples,itcomprehensivelyrevealstheinteractionbetweenJiangZhiqiand
theliteratigroupandchangesofhismoods,and“bringstolife”theremarkableadmirationof
naturallandscapebyliteratiintheNorthernSongDynasty.
Keywords:JiangZhiqi;YanghuaCliff;coolpavilionandwarmvalley;JiuyiMountain;YuanJie,

ShenSh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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